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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蒙果醫院做完診斷後，回到家裡，杰拉德就更常把自己關在房間了。 

　　倒不是說他害怕被父親責罵什麼的，畢竟他在住院期間就做好了心理準備，之所以會一直待在房間

，是有著更令人難為情的理由，或者該說是難以啟齒？ 

　　杰拉德灰心地趴在桌子上，旁邊散落著一張張的信紙。 

　　這已經是第三天了。 

　　他依然想不出該寄什麼內容的信給他的新朋友。 

　　明明在相處的那段時間，他們聊了那麼多的東西。從家人到朋友、喜歡的討厭的，彼此的興趣或者是

嚮往，但怎麼好像在對方離開之後，就突然變得越來越不踏實了？ 

　　抬起頭，杰拉德用力地捏著自己的臉頰，然後發出了痛呼聲。 

　　——必須振作起來才行。 

　　頂著被捏到通紅的臉蛋，他先將空白的紙張鋪平，接著氣勢十足地提起羽毛筆，在開頭寫上了對方

的名字，同時，也在心底催眠般的告訴自己要保持冷靜。因為在寫完名字後，接下來才是令人煩惱的開

始。 

　　他應該要參考看看寄給其他人的信嗎？ 

　　先是從腦袋裡浮出了這個想法，但接著，他又意識到另一件重要的事。 

　　艾爾尼諾跟其他人可不一樣。 

　　杰拉德立刻陷入了煩惱，然後思考了很久，久到羽毛筆上的墨汁都快乾了後，他才終於做出了抉擇，

答案是──否定。他垂下眼睛，目光黏在只寫了名字的紙上。 

　　嚴格說起來，他從來沒給男生寄過信。 

　　所以，現在正是邁出那一步的時候—— 

　　猶如正在思索著重大決定一般，杰拉德的眼神裡佈滿了凝重，他握著手裡的羽毛筆，然後不自覺地



將它抵住了嘴角，最後，抬起筆在紙上寫下了第二行字。 

　　「你最近過得好嗎？」 

　　在結束最後一個字母時，杰拉德忍不住挫敗地抖了一下。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形容三天前到現在，他所做出的種種奇怪行為的話，杰拉德只能慚愧地承認，他

實在是太興奮了。是的，興奮，為了他第一次交到的男生朋友。 

　　想起了與對方說話的記憶片段，杰拉德抿起嘴，猶豫地將那句老套的問好劃掉，然後換上了比較自

然的語氣，至少他想，艾爾尼諾收到信的時候，大概不會想看到客套的內容。 

　　所以， 

　　「嗯——」 

　　把眉毛緊緊地擰了起來。 

　　杰拉德開始在紙上寫著他回家後的生活，以及，抱怨他現在沒有睡前故事可以看的這件事（但很快就

又劃掉了），接著他又想到對方的身體狀況，忍不住多寫了幾句關心的話（雖然這也劃掉了，因為他想對

方剛出院肯定不會想聽到這個）。 

　　就這麼塗塗寫寫了一陣子後，回過神來，眼前的信紙已經慘不忍睹到看起來像是張幼稚的塗鴉。杰

拉德有些心虛地把紙折了起來，然後眨了眨酸澀的眼皮，把它放到一旁，打算明天起來再重新寫一張。 

　　他疲憊地打了呵欠，起身到浴室梳洗，接著毫無形象地趴在軟綿綿的大床上。 

　　「要早點起來才行。」 

　　杰拉德迷迷糊糊地自語著。 

　　「而且要比父親起得還早。」 

　　不然寄信的時候會被發現的。 

　　「然後……」 

　　要保密，因為， 

　　「呼、呼——」 

　　這是只屬於他的， 

　　人生的第一次秘密。 

  

　　隔天早晨，杰拉德睜開了眼睛，從窗簾透進來的陽光讓他有些不能適應地瞇起眼。 

　　他緩慢地從被窩裡爬出來，然後拍拍臉頰，正準備去潑點水好讓自己清醒的時候，映入視線中的異

狀卻讓他停下了腳步。他看著昨天睡前明明弄得亂七八糟的書桌，此時已變得乾乾淨淨的模樣，眼睛不



自覺地睜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見了。」 

　　那封信不見了。 

　　杰拉德愣在原地幾秒鐘後，顧不得還沒梳洗，立刻焦急地就衝出了房間，接著在廚房攔截了他的母

親。他喘著氣，緊張地問道：「媽媽，我的信、那封信呢？放在桌子上的。」 

　　雪倫先是莫名地看著連頭髮都沒有梳的男孩，接著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語氣愉快地回答：「我幫

你寄出去了，是在醫院認識的孩子對吧？」 

　　杰拉德呆呆地聽著母親的話，「寄、寄出去了？」 

　　「對啊。」雪倫有些納悶地皺起了眉，「是寄到旁邊放的地址沒錯吧？」 

　　「是……是沒錯，可是——」 

　　重點不是這個。 

　　杰拉德想起那張簡直是惡作劇的塗鴉之作，表情驀地像是吃到了奇怪味道的巧克力蛙一樣難看，他

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地抬起頭，問道：「現在……還來得及拿回來嗎？」 

　　雪倫搖了搖頭。 

　　杰拉德欲哭無淚地蹲下身子，把臉埋在膝蓋間，然後像隻鴕鳥似的把自己縮了起來。 

 

　　糟、糟糕了。 

　　艾爾尼諾—— 


